
密室逃脱之帝王杀：最后活下

来的那个人，真的赢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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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室里，四人直直地盯着一方屏幕，屏幕内历史画面一幕幕掠

过，最后定格在公元 976 年。

「这世上果真有仙人，天上一刻，人间千年，如此法术，当真

神乎其技，」嬴政长呼一口气，随即恨恨道，「可恶赵高，竟

敢毁我基业，断我子孙，枉我视之如兄弟。」

「哼，兄弟最靠不住！」赵匡胤盯着屏幕，脸色铁青道。

「我早知道兄弟靠不住，但防住了兄弟又如何？」李世民苦笑

道，「一群不肖子孙竟被一女子玩弄于股掌之间。」

「哈，还是朕慧眼识珠，」刘彻大笑道，「留下霍光，保我后

世三代。」

嬴政看向刘彻，冷冷道：「窃国之贼，也配称朕！」

李世民和赵匡胤不约而同看向嬴政，刘彻本欲反击，见状微微

转动身体，和李、赵两人站成一线，好整以暇地看着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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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间，肃杀之气顿起。

「两位稍安勿躁，」嬴政面不改色道，「秦本周室诸侯，尊天

子所谓恩，伐天子所谓义，身居庙堂不忘社稷，圣人遗训也。

天子无能而禅位于贤臣者自古有之，卑贱之流而能主庙堂者闻

所未闻！」

李、赵两人闻言面色稍缓，颔首转向刘彻。

刘彻冷笑道：「嬴秦暴虐，天下苦秦日久，高祖不忍苍生受

苦，以布衣之身揭竿而起，从者如流，实乃天命所归。杨隋失

德，众归于唐，五代治乱，民服于宋，天道轮回，苍天饶过

谁？」

「哼，我大秦明法度、定律令，大公无私，何暴之有？」嬴政

反驳道，「咸阳中正，拨云即可见日，何须大动干戈，另谋长

安？尔等起而言义者，无非乱天下以饱私囊，与赵高、李斯等

乱秦私天下者何异？」

刘彻大笑道：「好一个大公无私，连长城、通道路尚且是公，

修宫殿、筑陵园也算是公？苛法无度、酷吏横行也算是正？民

不聊生、哀鸿遍野若还不推翻暴政，难道百姓真要蠢到死不旋

腫吗？」

「哈，两位先消消气，嬴兄平一天下，刘兄拓定边方，都是一

代英主，具受后人敬仰，」李世民打圆场道，「诸位不觉怪异

么？我等四人本异世而生，秦、汉、唐、宋相差千年，风马牛

不相及，何以今日竟会同处一室？还请两位暂且放下昔仇旧

恨，先把心思放在眼前为妥。」



赢、刘两人明知李世民说的有理，却偏偏僵持不下。此时赵匡

胤突然叫道：「快看，那里又起变化了！」

众人齐齐往屏幕看去，只见原本赵光义登基的画面已经消失不

见，换成一个相貌怪异的面具人。

那面具人发出一串刺耳的声响，说道：「大家好，欢迎，我相

信你们一定想知道这是什么地方，我向你们保证，你们所在的

位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接下来的游戏，你们都是所在时代所

向披靡的帝王，能阻止你们获得更大成就的唯有死亡。我想玩

一个游戏，你们现在都身中剧毒，密室角落燃烧的香能抑制毒

发，但香会在一个时辰内烧尽，想活命唯一的方法是想办法活

到最后，最后唯一幸存的人将获得解药。如果香燃尽之后，不

止一人活着，那么剩余的人全部要死。

「对了，为了公平起见，我已经把你们的身体指数都调整成一

模一样，也就是说任何两个人的战斗力都是一样的。所以，想

活到最后，关键是靠脑子。好了，游戏现在开始。」

四人面面相觑，刘彻对着化成满屏雪花的屏幕吼道：「你是什

么混帐东西，竟敢戏耍我们！」

「别发狠了，」李世民淡淡道，他抬头瞄了眼角落的香，问嬴

政，「嬴兄，依你之见，我等是否中毒在身？」

嬴政正自省其身，闻言睁开眼，点点头。

李世民轻叹一声，看向赵匡胤道：「赵兄好武艺，如果我猜得

没错，所谓将身体指数调成一样是以你的武力为准，若非如



此，只怕我们三人联手都不是你的对手。」

赵匡胤顾自走到一角落，背墙而立，冷漠道：「我乃一介武

夫，所谓公平，对我最为不公。」

「赵兄过谦了，能在乱世脱颖而出，哪有等闲之辈，」李世民

笑道，「如此看来，虽不可思议，但那人似乎所言非虚，诸位

以为我等该如何应对？」

「大丈夫顶天立地，岂能受他人摆布！」刘彻走到燃香的角

落，同样背墙而立，说道，「我不想杀人，也奉劝你们一句，

别来惹我，犯我者，虽难必诛！」

李世民走到第三个角落，席地而坐，笑道：「我也不想任人摆

布、枉造杀孽，如果诸位都无心动手，能轻松度过这一时辰，

就算最后毒发身亡，也不错！嬴兄，你说呢？」

嬴政呆呆站在原地，一边松握着拳头，一边置若罔闻地喃喃自

语道：「有力量真好，浑身软绵绵的感觉实在太糟糕了，躺着

什么都做不了，什么都抓不住，明知道不稳妥，却只能相信他

人，只能寄托他人。」

「嬴兄？」李世民催促道。

「人生苦短，怎能让光阴虚度，生与咸鱼为伴，与死何异？」

嬴政抬起头，指着刘彻道，「刘氏先辈食我俸禄，乱我法度。

依秦律，其罪当族，老天既然让我复生，我誓杀刘氏余孽。」



「呵，来啊！」刘彻讥笑道，「你想族我刘氏，可惜我刘氏后

世枝繁叶茂，繁荣昌盛，嬴氏一族就可怜了，倒真被灭了族，

绝了后。」

「别急！」嬴政冷笑一声，看向李、赵，说道，「我不知道活

着从这出去会面对什么，我也不想知道，当年我一病不起，没

能看到大秦的结局，今天我不想再有同样的遗憾，所以我有个

提议，我愿意做第三个死的人，条件是你们帮我杀了他！」

嬴政说完，再次指向刘彻。

刘彻脸色微变，大声道：「你们别相信他，他是想借刀杀

人。」

「他想借，我没意见啊，李兄你呢？」赵匡胤道。

刘彻看向李世民，急道：「李兄，咱们先后在长安号令天下，

你可别和姓赵的一样落井下石。」

「你那长安靠着嬴兄的咸阳，我的长安改造于大兴城，似是而

非，」李世民不急不慢道，「不过远亲不如近邻，我答应你不

出手就是了。」

「行，反正两个人也够了。」赵匡胤挺身从角落走出。

刘彻看到嬴、赵两人向自己靠近，连忙摆出防御架势，嘴里叫

道：「李世民你是蠢驴吗？他们杀了我，下一个就轮到你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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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哦！」李世民站起身，拍拍屁股，叫道，「两位，先等一

下。」

刘彻大喜道：「你这蠢驴总算开窍了，我们联手，二对二不用

怕他们。」

「李兄，你想清楚了！」赵匡胤皱眉道。

「还想什么，傻子都知道怎么选！」刘彻抢先道。

「是啊，傻子都知道怎么选，差点误了大事，」李世民轻叹

道，「赵兄你误会了，我是说算我一份，坐享其成的确不太厚

道。」

刘彻微微一滞，怒极而笑道：「都想坑我是吧？来啊，谁先动

手我就揪着谁打，老子一条命换他半条命！哈，怎么都不动

了？一群蠢货！」

「你真的太吵了！」李世民不悦道，「嬴兄，是你提议杀他

的，你怎么说？」

「你们抓住他双手，我来解决他。」嬴政道。

「好，」李世民转头问赵匡胤，「赵兄，你喜欢抓左手还是右

手？」

赵匡胤看了眼自己的右手，道：「左手！」

一道道声音落在刘彻耳里，仿佛催命符一般，他眼珠飞快地转

动着，突然吼道：「好，既然嬴政要我死，我也不让他好过，



你们帮我杀了嬴政，他死了，我就自杀，如果我不守信用，你

们可以联手杀了我。」

赵匡胤看向李世民，问道：「你觉得呢？」

李世民想了想道：「嬴兄，他出的条件比你好，你怎么说？」

「哈哈哈！」刘彻狂笑道，「嬴政，这是你自己找死，我们刘

家能灭秦一次，就能再灭你一次，哈！」

嬴政默默伸出双手，左手一晃，右手食指和中指应声而断，他

举起扭曲的右手，面无表情道：「这是我的诚意！我的提议不

变，只要杀了他，我第三个死！」

「你这疯子！」刘彻看着自己的手掌，脸色惨白，他颤声道，

「我，我比他多断一个手指！」

刘彻左手抓住右手三根手指，却迟迟下不去手。

赵匡胤不耐烦道：「李兄，动手吧！」

「好！」李世民应道。

「不要！」刘彻左手一用力，三根手指一齐折断，他惨笑道，

「嬴政，你还有什么招数？」

「都说汉随秦律，还真是没错，人家怎么样，你也怎么样，就

不会自己动动脑子吗？」李世民奚落道，「也好，掰断了手

指，我抓着也省力点。」



刘彻脸上的笑容戛然而止，惊恐道：「你们不能这样，君无戏

言，你们怎么能出尔反尔！」

「我们又没答应你，」赵匡胤道，「真要君无戏言，刚才就该

直接弄死你，也不用搞这么一出，不过这样也挺好，你别反抗

了，早死早投胎，免得活受罪。」

刘彻面如死灰，任凭李、赵两人抓住双手，他看着慢慢走近的

嬴政，不甘心道：「你真的是因为刘家灭了秦，所以要杀

我？」

嬴政平静道：「我真的想你死。」

刘彻看到嬴政的拳头高高扬起，渐渐变大，重重地砸在自己眼

眶上，他眼前一黑，清晰地感受到眼珠爆裂，却没感觉到一丝

疼痛，紧随其后雨点般洒落的拳头同样没让他感觉到痛，他突

然明白过来，想要说话，却发现下巴已经被打碎，他拼命扭动

着身体，想要抓住救命稻草，直到一记重击落在喉骨上，他的

身体抽搐几下，再无动静。

四人之中，刘彻先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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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匡胤感受了下刘彻脉门，松开手不屑道：「这种人也能活到

七十，若在五代，只怕和隐帝一般，继位就离驾崩不远了。」

李世民指尖下意识收紧，稳住刘彻下坠的身体，唯恐惊醒入睡

之人一般缓缓将他放在地上，轻声道：「他只是没经历过茹毛



饮血、不求生即求死的黑暗，不知无数帝王终生处于这般密室

中，早习以为常。」

赵匡胤不以为然道：「李兄若真心悲悯他，早先该力保他无

虞，事已至此，何必又惺惺作态。」

「我并非故作姿态，」李世民道，「杀他安身是为自保，哀他

安心亦是自保，危则失德，安则神伤，乃人之常情。」

「心慈则手软，心狠则手辣，才是人之常情，像李兄这般倒是

少见，」赵匡胤道，「一将功成万骨枯，传言李兄要秦叔宝和

尉迟恭两员猛将在门外守候才能入眠，我还以为是以讹传讹，

现在看来倒像是真的。」

李世民笑笑，问嬴政道：「嬴兄，你当真因为秦被刘氏所灭而

杀刘彻？」

嬴政瞥了眼刘彻，道：「我只是想打破局面。」

李世民毫不意外，又问道：「你轻易弄伤自己，不怕我们顺势

把你收拾了？」

「不怕。」嬴政淡淡道，附身从刘彻身上扯下一块布条，慢悠

悠地将右手四根手指捆在一起。

赵匡胤道：「李兄，收拾嬴兄解决不了问题！」

「赵兄你想多了，」李世民笑道，「我只是惊叹嬴兄的杀伐果

断。」



「是吗？」赵匡胤微微一笑，「我还以为李兄在暗示我动手

呢！」

「就像赵兄你说的，那样解决不了问题，」李世民道，「嬴

兄，话说回来，我不太认同刘彻刚才赢姓断后一说，我李氏先

祖李利贞乃嬴姓始祖皋陶之后，大唐也算是嬴姓的传承。」

赵匡胤眼神一凝，说道：「没错，就算皋陶始祖太过久远，秦

赵同宗，我河间赵氏乃嬴姓赵氏正统香火，赢秦被刘氏先人窃

取，我辈终究从他们后人手里夺了回来。」

「赵兄你就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李世民笑道，「我适才看

仙人指路，五代刘氏乃沙陀族，突厥之后，与中原刘氏毫无关

系，你辈夺回来的和刘彻有什么关系。你这是被马踢了，打驴

泄恨，倒是隋杨乃姬姓后裔，李唐取而代之和秦代周有异曲同

工之妙。」

「李兄你也别牵强附会，」赵匡胤不甘示弱道，「杨坚原叫普

六茹坚，乃正经鲜卑人，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乃

至隋杨都是鲜卑人的天下，甚至你们李家都有胡人血统，真说

代周，我赵宋倒确实是和秦一样直接取周而代之，而且郭氏同

样也是姬姓后裔。」

「我出生在咸阳，咸阳是我老家。」李世民恼怒道。

「嬴兄出生在赵国，他老家就是我老家。」赵匡胤从容道。

「我强盛秦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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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鸠占鹊巢！」

「你欺寡凌弱！」

「你弑弟杀兄！」

「哼，蝇营狗苟，只为趋炎附势；侃侃而谈，皆是门户之

见。」嬴政冷声道。

李、赵二人愕立当场，争执声戛然而止，恼羞之色溢于言表。

嬴政视若无睹，继续道：「百里奚生于虞、公孙鞅吕不韦生于

卫、张仪范雎生于魏、魏冉李斯生于楚、甘茂生于蔡、蒙氏一

族源于齐，良木成材于九州而入秦为栋梁，非恶宗室同济而爱

秦，意与秦共富贵也；秦伐周室、灭诸侯，非因怨，为田地财

物也；惶惶众生，亲亲而远远，非为情，为利也。当此时，吾

乃杀人伏诛之势，唇亡则齿寒，你二人之亲近，看似甘露，实

乃鸩酒，蝼蚁尚且贪生，你二人当我不如蝼蚁乎？」

李世民欲言又止，赵匡胤左顾右盼，密室里突然间安静了下

来。

片刻之后，李世民道：「既然嬴兄无意一锤定音，那作何

解？」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此事需你二人商量定夺，」嬴政道，

「我正好乘着空隙，用余生想些事情。」

李世民看了眼赵匡胤，说道：「何事竟能让嬴兄伤神？不如说

来听听，横竖我和赵兄一时难分难解，闲着无事。」



嬴政道摇头道：「此事说了无用！」

「我二人虽不才，也见过些世面，集思广益或能替嬴兄解忧也

未可知！」李世民道。

「嬴兄但说无妨！」赵匡胤附和道。

「也好，」嬴政看着两人，缓缓道，「我在想，我若想活，该

帮谁杀谁？」

「嗨，」李世民干笑道，「嬴兄这是准备出尔反尔？」

「言而无信，非君子所为！」赵匡胤沉声道，「嬴兄莫非要我

们同仇敌忾，以正视听？」

嬴政与两人对视片刻，咧嘴笑道：「求生一说，实属笑谈，不

过我的确有事请教，谁能为我解惑，我便帮他活到最后。」

他顿了顿，说道：「我想不明白的是，李、赵二人为何要置我

于死地？」

「嬴政，你别欺人太甚，」李世民怒道，「你三番两次戏弄我

们，真的想找死吗！」

赵匡胤亦面色不善道：「君以国士待我，我以国士报之！君以

草芥待我，我以仇寇报之！嬴兄再不谨言慎行，小心步了刘彻

后尘。」

「两位误会了，」嬴政赔笑道，「我说的李、赵并非你们二

位，而是指李斯和赵高，李斯早年不过一郡小吏，随荀况学有



所成后入秦，吾惜其才委以重任，司丞相之职，位列三公；宦

官赵高乃卑贱之后，吾不讳其出身，任其为中车府令，兼行符

玺令事，秦君临天下，两人功不可没，两人与秦一荣俱荣、一

损俱损，为何会篡我诏书、乱我法度、最终玩火自焚，吾百思

不得其解！」

李世民凝视着嬴政，神色阴晴不定，许久，皱着眉头道：「此

事浅显易见，李斯其人，重形而轻势，外法而内儒。儒者，柔

也，言必黎民社稷，行必沽名钓誉；安则高风亮节，危则明哲

保身，可用而不可靠也。两人乱秦，旨在赵高，赵高不动，则

李斯弗从。赵高何以乱秦？计也！高尝教胡亥，天下易主之

际，立胡亥则高为帝王师，胡亥乖张，高能携天子以令群臣；

扶苏贤能，与赵高疏远，扶苏立则高永为家奴，比而较之，天

壤之别。高乃中官，阴有余而阳不足，既绝嗣，则无后顾之

忧，有生之年极尽行乐荒诞之事，无惧后世洪水涛天。此等阉

人，卑躬屈膝常伴君侧，耳聪目明而内心阴郁，多以上之所好

事君，君既永乐，则成事不足而败事有余，为君者不能不慎

也，嬴兄若能听蒙毅之言，乘早杀之，则秦无忧矣。」

嬴政不置可否，看向赵匡胤，问道：「赵兄之见呢？」

赵匡胤道：「李兄所言谬也，赵高不过狐假虎威之近侍，内不

修政，外不掌兵，小才堪用，大才不备，子婴羸弱，亦可杀

之，恃宠而骄，不足为惧。两人乱秦，非赵高意也。李斯权

谋，而赵高随之。李斯何以乱秦？势也！蒙氏三代，齐聚一

堂，人之骨肱，秦之长城，蒙氏不倒，则秦安如泰山。秦秉权

而立、垂法而治，蒙恬掌兵，蒙毅辅政，能杀蒙氏者，法也。

法者，国之公器，而丞相独操之，假公济私，形势使然，故后

世明君屡屡废相，皆因于此。李斯好刑名，生性刻薄，位极人



臣则得陇而望蜀，一步登天以求千秋万世。此等权臣，才情具

备心比天高，既能载舟，亦能覆舟，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若

不绝之，必成大患！」

嬴政缓缓道：「商君诚不欺我，『先王不恃其强而恃其势，不

恃其信而恃其数，今恃多官众吏，官立丞、监。夫置丞立监

者，且以禁人之为利也。而丞、监亦欲为利，则何以相禁？故

恃丞、监而治者，仅存之道也，恃天下者，天下去之；自恃

者，得天下。』」

「吓，香灭了！」李世民突然惊呼道。

嬴政一顿，抬眼看去，脸色咋变。

赵匡胤见状亦仰头望去，只见那香虽燃烧过半，但青烟袅袅，

毫无异样。此时他抬头之势未止，突然脖颈处寒毛乍起，他右

手本能上抬护住喉间，堪堪挡住一记重拳，仓促举起的手掌未

能完全挡住来势汹汹的拳势，抵着拳头落在在喉咙上，赵匡胤

闷哼一声，腰间猛然发力，生生稳住跌倒之势，整个人像铁板

一般砸在墙上，喉咙一甜，已然受了重伤。

赵匡胤猛吸一口气，非但没有压抑逆流而上的鲜血，反而借着

反弹之势，奋力将口中之血喷向眼前，无数血珠如万箭齐发般

呼啸而出，密密麻麻地击打在迎面扑来的李世民脸上，使得李

世民身形一滞，赵匡胤乘机抬腿弯膝，一脚狠狠地踏在李世民

胸腹之间，纵然李世民尽量躬身卸力，数根肋骨还是应声而

断。



赵匡胤借着脚下力道，擦着墙面往左手边退去，余光看到李世

民双手抱腹如一只大虾般被自己踹到墙上，滑落在地，心里喜

怒交加，只待脚下落定，便准备要了李世民性命。

他脚尖点地，停下后退之势，还未站稳身形，突然僵在原地，

脑海里不断地回荡着一句话：

「吃我一斧！」

「吃我一斧！」

「吃我一斧！」

这道声音穿过时空，传入耳中，闯进脑海，蹿到他心里，将他

的自信和勇猛一举击溃，让他肝胆俱裂，以致他完全没察觉到

随后自己的太阳穴被击打地凹陷进去，在瞳孔失去色彩之前，

他看到满天布屑，彷如纸钱，轻轻飘落，以慰亡灵。

赵匡胤，死！

3

李世民吃力地坐了起来，感慨道：「『威，以一取十，以声取

实，故能为威者王』，嬴兄一鸣惊人，一击致命，深谙用兵之

道，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嬴政挺着皮开肉绽的「手斧」，无视鲜血淋漓，斜眼看向李世

民，猛然一脚踩爆赵匡胤的脑袋，如同踏碎一块不合格的城

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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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者已逝，何必如此，」李世民皱眉道，「局势已定，嬴兄

是自行了断，还是让我送你一程？」

嬴政凝视着李世民，阴沉的脸庞上风涌云动，片刻之后，一点

亮光在阴鸷的眼神里闪现，随即以星火燎原之势蔓延开来，将

满脸冰霜消融殆尽，他笑道：「要么，我来送你一程？」

李世民淡淡道：「嬴兄终究欲食言，宛如当年我父皇，天下未

定，奉我为神兵，海内无害，则视我为凶器，兄弟相残，实乃

其刻意为之。可惜我与赵兄两败俱伤，无复玄武之勇，罢了，

烦请嬴兄移步做个了结，小弟伤患在身，就不起身相迎了。」

嬴政看了眼燃香，伫立不动，说道：「李兄无需自怨自艾，天

地瞬息万变，生死富贵需盖棺始能定论。」

「嬴兄以为我在诈伤？」李世民似笑非笑道。

「孙子云：『兵者，诡道也，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

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李兄伤情在暗，深浅难料，不得

不防。」嬴政坦然道。

「『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若我乃虚则虚之，嬴兄岂

非错失良机？」李世民揶揄道。

「我本无心杀你，无所谓错失良机。」嬴政的视线离开李世

民，在密室内游走。

李世民轻轻倚在墙上，抬头仰望，看着所剩不多的燃香，问

道：「嬴兄为何选择杀他？」



「守株待兔，无择也，可惜兔不可复得！」嬴政继续打量着密

室，说道，「此地无灯火却通明，无门窗却气顺，当真怪异，

李兄以为我们身处何地？」

「嬴兄以为呢？」李世民反问道。

嬴政沉默片刻，应道：「此间六合方正，汇聚古今，暗合尸佼

『上下四方曰宇，古往今来曰宙』之说，然『宇宙』二字乃名

号，知其名而不知其所指也，犹如不知。人言『生于九州，魂

归东嶽』，自古泰山乃阴阳交合之地，我等既曾离世又未往

生，此刻只怕是在泰山之下！」

「呃！」李世民突然闷哼一声。

嬴政抬眼看去，只见李世民笔直坐起，嘴角溢出一丝鲜血。

「非也，」李世民摇头道，「魂归东岳不过民间讹传，依我之

见，我等必是身处修罗道。」

嬴政看着李世民，犹豫片刻，终究好奇问道：「何谓修罗

道？」

「修罗道乃梵文，意指非天界。」李世民道。

「何谓梵文？非天界又是何意？」嬴政越发好奇。

李世民道：「梵文乃西方天竺国文字，，」

嬴政打断李世民道：「秦历代为周天子镇守西方，称霸西垂近

千年，兼并鬼、余无、绵诸、绲、翟、镕、岐山、梁山、义



渠、乌氏等大小部落无数，从未听闻西方有天竺一国！」

「此事说来话长，」李世民略微思索，指了指刘彻道，「当年

他为了灭匈奴，派使臣张骞联络传言与匈奴有灭国之恨的大月

氏以期夹击，十三年后张骞归汉，中原始知西域除匈奴外，还

有大小国数十，汉正西万里为大宛，再西二三千里为大月氏，

大月氏居妫水北，妫水南为大夏国，天竺国在大夏东南，是时

云身毒，或云贤豆，我朝则称之为天竺。」

「西方蛮荒之地竟别有洞天，倒是我孤陋寡闻了，」嬴政看到

李世民脸色渐渐泛白，又问道，「然修罗道究竟何意？」

李世民道：「天竺信佛，佛言世间有六道，地狱道、饿鬼道、

畜生道为三恶道，人道、阿修罗道、天道为三善道，六道轮

回，生生不息，修罗道为六道之一，转生修罗道者，位列天龙

八部众神，本性善良，虽无大恶行，但有轻慢心，常带嗔恨，

好勇斗狠，有天人之福而无天人之德，阿修罗有胎、卵、湿、

化四生，胎生者身在人道，乃因在天道降德而遭贬坠，吾观我

等四人，皆阿修罗也！」

嬴政道：「如此说来，所谓佛者，乃天竺神明？」

「是也！」李世民道。

「既是他邦之神，何以主我华夏？」嬴政问道。

「佛无国界，在于本心，华夏非无佛，不知佛也，如道者，存

于天地而人视而不见！」李世民道，「汉明帝刘庄夜宿南宫，

梦一身高六丈，头顶放光之金人自西方而来，在殿庭飞绕。次



日晨，汉明帝将梦告知大臣，博士傅毅启奏『西方有神，称为

佛，若陛下所梦永平求法样』，刘庄大喜，派蔡音、秦景等十

余人出使西域，拜求佛经、佛法，愔等於彼遇见摩腾、竺法兰

二梵僧，乃要还汉地，译《四十二章经》，于洛阳修建首座佛

寺白马寺，世人始知参禅礼佛。」

「你信佛？」嬴政沉声问道。

李世民沉默片刻，双手合十，置于鼻前，说道：「有生之年，

半信半疑，此时，深信不疑。」

「荒谬！」嬴政喝道，「天地八荒载民谓之德，日月星辰照民

谓之明，山川河流育民谓之神，三皇五帝教民谓之圣，天时地

利民之所倚，故圣人尊天地而近之；鬼乱神迷民之所惑，故先

贤敬鬼神而远之，泱泱华夏，何曾祭过无用之物，何曾拜过无

用之人！

「天下之乐有上，将以为治，故君王之位天下，非私天下之

利，为天下而位天下也。道民之门在上所先，民者，可令农

战，可令游宦，可令学问，可令事佛，所行之事，在上所与，

弃天物而遂民淫者，世主之过也，治国舍势而任谈说，则身修

而功寡，事谈说之士，则民游而轻其君，事处士，则民远而非

其上，是以君惛于说，官乱于言，民惰而不农，惟明君修政作

壹，去无用，止浮学事淫之民，则民不惑，而力可抟也。神不

歆非类，民不祀非族，儒家循周之旧礼，尚且被诸侯弃之如敝

屐，何况胡戎妖邪怪谈乎，更毋论将其供奉庙宇，日日参

拜！」



「嬴兄不信轮回，那此地又做何解？」李世民不为所动道，

「古时狭隘，泰山处于九州东极，东方主生，生乃死之极，故

被认为万物之始地，然道家所言之生死，乃众生之生死，而非

个人之延续，既已死，则无我无相，万事皆休，何来今日之杀

戮、你我之争执，嬴兄也曾求长生，然人终有寿命，我信佛，

无他，不甘湮灭也。」

「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古今帝王无数，何曾有长生不老之

人，我求长生只求延年益命，非为万寿无疆也，」嬴政道，

「轮回之说，实属妄言，依我之见，吾此时不过一梦，神游天

地，而身在沙丘，『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

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见尔等三人，只因

吾身体有恙而内心不安，所谓刘兄乃吾担忧民之有乱，所谓赵

兄乃吾担忧宗室旁系夺权，而李兄，乃吾担忧权臣哗变也。先

杀刘彻，因民不治则天下乱；后杀赵，因宗室不治则乱天下；

忌惮李兄，因权臣不除则新君有难，诸般境遇，不过日有所

思，夜有所梦也，必是如此。」

嬴政如释重担般长舒了一口气，突然神色大变，一口鲜血脱口

而出，他猛然向燃香看去，只见那里空空如也。

「嬴兄是找它么？」李世民轻声问道，他分开合十的手掌，那

燃香赫然呈现，双手掌心一片焦黑。

嬴政大惊失色，作势往李世民扑去，然而身子只是晃了晃便无

力地跪倒在地，鲜血不断地从他口中涌出，他直直地看着李世

民，眼神渐渐放空，一道诡异的笑容浮现在满是死灰色的脸庞

上，嘴里喃喃道：「非嬴政梦蝶，嬴政乃蝶，而我等根本不知

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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嬴政，死！

4

李世民缓缓起身，抬脚将嬴政踹翻在地，走到屏幕前，举着奄

奄一息的香，说道：「我赢了！」

屏幕一闪，面具人重新出现，怪异的眼珠转了几转，说道：

「恭喜，香的梗就是解药，吞服些许便可解你身上的毒。」

李世民吞下一小截香梗，问道：「你是谁？」

面具人抬手摘下面具，其下赫然是刘彻的脸，他尖叫道：「李

世民，你是蠢驴吗？」

李世民镇定道：「你不是刘彻。」

「嘿！」「刘彻」笑了声，手不停地从脸上晃过，先变成「赵

匡胤」，再变成「嬴政」，最后变成「李世民」。

李世民依旧镇定道：「你不是我！」

「李世民」手再次从脸上拂过，恢复了面具人原样，说道：

「我当然不是你，你们都是我而已。」

「我不是你，」李世民不为所动，「我是李世民。」

面具人道：「你终究不如『嬴政』，他已经明白了，但你到现

在还不明白。」



「他不是明白，是错乱，」李世民道，「就像你一样！」

「我错乱？」面具人笑道，他手一挥，屏幕边上凭空出现一个

漆黑门洞，「你自己看吧！」

李世民缓缓走到门洞前往里看去，只见里面一片漆黑，借着密

室内的光线只能看到脚下几步之内是实地，其他的都淹没在黑

暗之中，他小心翼翼地走了进去，在明暗交界位置停了下来，

说道：「这里什么都看不见！」

黑暗中似乎有东西被他的声音惊醒，无数光点同时亮了起来，

彷如漫天孔明灯在黑夜中乍现，光点渐渐变大，依稀可见里面

有人影晃动。

李世民凝眼看去，只见每个光圈内都是一方密室，每个密室内

都有四人，有些长得和自己四人相似，有些则相差甚远，高矮

胖瘦、服饰穿着也各不相同，有些密室中正在勾心斗角，有些

密室中已死伤过半，还有些只剩下一人在密室内游走，无数杂

乱的声音扑面而来。

李世民仿佛置身狂风暴雨之中，勉力支撑着摇摇欲坠的身体，

许久，他默默走回密室，门洞悄然消失，密室里恢复了谧静。

「你是什么？」李世民问道。

「你可以叫我大神，」面具人道，「现在知道是谁错乱了吗？

你们不过是我创造的玩具。」

「你为什么创造我们？」李世民问道。



面具人顿了顿，道：「因为人们想知道如果嬴政、李世民、刘

彻、赵匡胤放在一起，只能活一个，谁会先死，谁会活到最

后！」

「如果是四个面具人放在一起，只能活一个，还会有人想知道

谁会先死，谁会活到最后吗？」李世民问道。

「不会！」面具人道。

「如果是四个没带面具的你被放在一起，只能活一个，会有人

想知道谁先死，谁会活到最后吗？」李世民又问道。

「也应该不会！」面具人道。

「那在这里，我就是李世民，不是你！」李世民道。

面具人一滞，说道：「你们都是我创造的！」

「寺院里的佛像都出自工匠之手，但拜佛之人拜的是心中的

佛，不是工匠的像，」李世民道，「而你就像塑造佛像的无名

工匠，根本不重要！」

「你挑衅我可不是明智之举，」面具人冷声道，「我可以轻易

毁了你！」

「你能毁的只是佛像，但毁了佛像，便断了香火，你一手建的

寺院便荒废了，」李世民道，「既然已经建了寺，供了佛，我

们何不同舟共济，你留我寄身之地，我替你招揽香客，岂不两

全其美？」



面具人：「……」

「你既然神通广大，能先帮我恢复伤势吗？」李世民按着伤患

处道。

「能，但我喜欢看你狼狈的样子！」面具人道。

「随便你吧，」李世民道，「看来你是个喜欢自虐的人。」

「你不是说你不是我么？」面具人戏谑道。

「那是我觉得，我觉得能作数吗？」李世民道，「还是说你真

的错乱了？」

面具人：「……」

李世民道：「如果你能把我带离这里，给我一方天地，我可以

发动民众给你塑像建寺，让你也当一回万人敬仰的佛祖。」

面具人：「……」

李世民道：「到时候就算你肉身泯灭，也能在我的世界里永

生。」

「我要是信了你的邪，自己供奉自己，那就真的错乱了！」面

具人道。

李世民笑道：「人生在世，不自欺，何以欺天下！」



「呵，那倒也是，」面具人道，「不过开辟一方天地可非易

事。」

「无中生有自然很难，依葫芦画瓢便简单多了，」李世民道，

「比如，让我回到贞观二十三年。」

「你想得倒美，可惜我对续写你的人生没兴趣，」面具人道，

「不过你倒是启发到我了，过些时候我再来找你！」

密室里光线渐暗，李世民在昏暗中喊道：「别让我等太久！」

□ 马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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